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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上午，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
学技术奖励大会和中国科学院第二十一次
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2023 年度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由李德仁院士、薛其
坤院士获得。现场掌声雷动，镜头扫过，层
层叠叠的，是约3000张灿烂的笑脸。

自2000年度首届颁发至今，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已经走过二十多个年头，授予
37 位科学家。它被称为中国科技界“顶
流”奖项，每位获奖者都备受关注。

打动我们的是什么？是一位位不凡又
生动的科学家们，是以爱国、创新、求实、奉
献、协同、育人为内核的科学家精神，是尊
敬科学家、尊崇科学的社会共识。

今天，我们都知道，关键核心技术要不
来、买不来、讨不来，只有靠自己去掌握。
科学家就像勇闯“无人区”、下好“先手棋”
的科技探险者，倾尽一生去投入、探索、坚
持。这个盛夏，记者与李德仁、薛其坤两位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聊了聊，看漫
长的岁月里，他们披荆斩棘，在未知地带找
到一条新路。

采访这天，武汉像一个大火炉，85 岁
的李德仁却提前来到采访地点——测绘遥
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一楼展厅。绣
着“武汉大学”字样的衬衫，被他一丝不苟
地扎进裤子。他指着衬衫，笑眯眯地对记
者说，这是为领奖特意做的。

近期，他接受了太多采访，秘书提醒记
者注意控制时间，但李德仁神采奕奕，看着
展厅里的遥感卫星模型，随时抛出一个新
的点，滔滔不绝地讲下去。

在采访之外，获奖后的李德仁，工作生
活和平时毫无二致。他和团队开会、看博
士生的论文、与老伴散步……诚挚而热烈
地回到自己惯常的科研生活中。至于800
万元奖金，李德仁向媒体表示，把奖金全部
捐出，500万元交给武汉大学“王之卓创新
人才奖学金”，300 万元交给武汉大学“朱
裕璧医学奖”——前者以他的恩师命名，后
者以他的岳父命名。

让“慧眼”和“大脑”上天

李德仁是测绘遥感学家。遥感是做什
么的？有什么用？要回答这些问题，不妨
从李德仁参与主持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
统重大专项（以下简称“高分专项”）说起。

21世纪初，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已经
有了自己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卫星系统，
而中国在苦苦追赶。2003年，李德仁牵头
联合多位院士专家向国家提出建议：“要把
中国的卫星分辨率从原来的5米、10米，提
高到亚米级。”2006 年，高分专项被列入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年）》。2010 年，高分专项全
面启动实施，李德仁担任项目的副组长。

每到自己设计的遥感卫星发射的前一
晚，李德仁常常难以入睡，因为担心“设计
的功能能不能实现”。从2013年4月首颗

“高分一号”遥感卫星发射成功至今，高分
专项已成功发射14颗卫星，每颗都具备独
特的观测能力，涵盖了光学、雷达、红外、高
光谱等多种技术类型。

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它们的成功：2022
年9月5日，四川泸定发生地震，官方第一
时间启动民商卫星应急响应机制，调度高
分三号01、02、03星等10余颗卫星对震区
紧急观测成像，灾情研判工作在灾后1小
时内完成。“在震区上空扫一下，水系、道
路、滑坡情况什么都清楚了。”李德仁说。

这是一个让李德仁颇感自豪的结
果 ——“卫星分辨率提高到了民用 0.5
米，遥感数据从太空传到地面，时长从数
小时缩短至8分钟。”

“李院士是一位极具战略眼光的大科
学家”，这是李德仁身边人的共识。立得空

间董事长郭晟和李德仁团队合作已久，他
告诉记者：“李老师常常能洞察10年、20年
以后的科技发展趋势以及科技对我们的影
响。比如，1999年那会还都是人扛着机器
做测绘，李老师却提出，德国已经开始在车
上装GPS惯导来做测绘，我们能不能也做
设备？我们把这个关键技术问题解决了之
后，他又说，还要有应用创新，二维地图看
不到真实的三维世界，能不能做街景？他
还指出，以后自动驾驶会普及，移动测量的
技术一定无处不在。现在10年过去，他的
预言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近些年，年过八旬的李德仁又提出一
个令人称奇的设想：“通信、导航、遥感，这
三件事全世界的团队都是分开做的，信息
分离、服务滞后，有没有可能实现一体化？”
他脑海中通信、导航、遥感三种卫星一体化
后的图景是：把人工智能送上天，让天上有
观测大地的“慧眼”（卫星）和“大脑”（人工
智能）。每个人都可以发送请求，卫星把所
需信息加工好，3至5分钟就可以收到自己
想要的信息。“现在人人玩微信，将来就是
人人玩卫星了。”

这个“人人玩卫星”的场景也许不久就
能实现。李德仁计划在2030年前建成“东
方慧眼”卫星星座，发射 200 多个系列卫
星。它们将成为中国人发到天上去的“智
慧的眼睛”，在太空中为你闪烁。

刻在心里的家训

武汉大学的校园里，矗立着夏坚白院
士的雕像。

67年前，18岁的李德仁从家乡江苏泰
州考到了这里。原计划报考数学力学系去
研究火箭的他，却被刚刚成立一年的武汉
测量制图学院（现武汉大学测绘学院）意外
录取，专业是航空摄影测量。

少年有些“气愤”。时任校长夏坚白来
给学生们讲话，“5000年前，尼罗河每年都
会发洪水，农民为了利用好土地就开始做
测量。要了解地球上的自然活动、人类活
动，首先都要做测量”。李德仁的心顿时定
了下来。

他遇到了恩师王之卓。1934年，王之
卓和夏坚白以及另外两名同学陈永龄、董
钟林一起被选派去德国公费留学，攻读测
绘专业，他们4人就是我国现代测绘科学
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王之卓温润朴素，没有一点架子。年
轻的李德仁发现苏联教科书上有几处错
误，便写了阐述文章托一名女同学转给王
之卓。那时王之卓与他并不相熟，却痛快
地邀请他去家中讨论。师生促膝而谈，直
到晚上9点多。末了，王之卓让李德仁跟
着他做毕业设计。而那名替李德仁转交文
章的女同学，后来成为他的女朋友，再后来
又成了他的妻子，她叫朱宜萱。

做毕业设计期间，李德仁发现，一位加
拿大学者提出的公式并不完整，“那个公式
推了三步以后，还有一步他没推，我把第四
步给推出来了”。王之卓很高兴，指导李德
仁写了一篇论文，后来发表在《测绘学报》
上。这是李德仁发表的首篇论文，稿费
180 元。李德仁把这笔钱存了定期，结婚
时，他向妻子公开了这个“小秘密”。

1963 年，因为种种原因，李德仁没有
继续读研。他被分配到国家测绘局，几年
后又被下放到石家庄水泥厂。“王先生说你
出去工作，不要把你的专业丢了，有空还要
继续学。”这句话让他得以在打榔头、绑钢
筋、灌混凝土的间隙，坚持自学了高级矩
阵、线性代数等复杂课程。

他甚至还搞了个新发明。在水泥厂当
工人期间，李德仁和北京建材研究所合作，
研制出一种新的硫铝酸盐水泥。在钢材紧
缺的情况下，它可以代替钢管道运输石
油。改革开放后，这个发明获得国家发明

二等奖，“分到75块钱奖金”。但在当时，
不管是三班倒打水泥电线杆，还是做新发
明，他都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国家养了
我，父母生了我，不管干什么工作，要把它
干好”。

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朱宜
萱回忆，一名大学同学写信给她，说自己报
考了测绘学院的研究生，王之卓教授请这
名同学转告李德仁：回母校应试硕士研究
生吧！就这样，39岁的李德仁重新考入王
之卓的门下，并且每门课的成绩都在85分
以上。

不久，王之卓就鼓励李德仁去联邦德
国留学，因为那里有前沿的遥感技术、具有
前瞻性的科学家。在王之卓的引荐下，李
德仁师从国际测绘遥感领域的领军人物之
一阿克曼教授。“当时航空测量遥感数据越
来越大，阿克曼就问我要不要解决这个难
题，要找一种方法区分数据中的偶然误差、
系统误差和粗差，来保证精确度。”

李德仁的回复是：“做！”
他每天从早上8点学习工作到晚上10

点。不到两年，他就解决了国际测量界的
这一百年难题，其提出的选权迭代法被国
际测量界誉为“李德仁方法”。而他据此写
就的德文博士论文，至今仍是斯图加特大
学论文最高分：1分+5星。

包括斯图加特大学在内的多所国外大
学，向李德仁伸出了橄榄枝，李德仁都没
答应。

他想到了恩师。1939年，王之卓学成
归国，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国？他说：“回国
跟回家一样自然。”

他收到了妻子的来信。信中说：你是
一头牛，吃国家的草（粮食），一直到了 45
岁，你怎么不为国家为人民产点奶？你现
在应当回来挤奶了，这是你作贡献的时候。

他更记得刻在心里的家训。曾祖父李
贞发在清光绪年间写了80字的李氏家训，
开头第一句就是“爱我中华，兴我家邦”，直
到现在这幅字还挂在李德仁家中最显眼的
地方。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1985年，46岁的李德仁从容不迫地回到祖
国，回到珞珈山下。

三代人，一个“圆”

故事总是那样相像。
1996年，还在上高三的张过看到武汉

测绘科技大学（2000 年并入武汉大学）的
报考指南，被“摄影”二字吸引，“以为是拿
着相机咔嚓咔嚓拍照玩儿”。入学后，他才
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心想“学这干吗？”就
在这时，李德仁来给同学们上课。后来，张
过成了李德仁的博士生。

如今，已是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
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的张过早就记不清
那堂课的具体内容，但听完课的精神余震
一直在持续，“两个航测班，60 人，没出现
一个转学转专业的，都觉得大有可为”。

这门课就是《测绘学概论》，被学生们
称为武汉大学“最奢侈的基础课”，从上世
纪90年代至今，李德仁、刘经南等院士“组
团”为大一新生讲授。

“很多学生不愿意报考测绘专业，觉得
东跑西跑太苦。我们上课就是要把前沿的
内容讲给学生，让他们知道这门学科的高
度有多高。”李德仁最大的乐趣是当一名老
师：“可以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这个
力量大于我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

还有龚健雅，现在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武汉大学宇航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当
年是王之卓和李德仁联合指导的博士生。
1985 年，他们决定派龚健雅去丹麦留学。
龚健雅回忆：“我本是摄影测量的博士生，
理应从事摄影测量方向的研究。但上世纪
80 年代末，地理信息系统（GIS）刚开始在
中国兴起，王先生和李老师认为这是一个
重要的发展方向，希望我从事GIS研究。”

为了让龚健雅进入这一前沿领域，李
德仁颇费了一番心血。1985年，借在芬兰
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他向丹麦的一名教
授推荐龚健雅前往丹麦技术大学学习，并
请其帮助申请丹麦政府奖学金。

留学快结束时，龚健雅收到了李德仁
的来信：“我正在看欧洲杯足球赛，各国的
球员都是回祖国参加比赛的，你也回国参
加比赛吧。”

为了让龚健雅更好地“比赛”，李德
仁从别的课题中节省出经费，花5万多元
人 民 币 买 了 当 时 最 好 的 微 型 计 算 机
IBM0520 和相关的软件。龚健雅至今难
忘：“为了开拓新的研究方向，李老师总
是利用其他课题结余的经费购买设备和资
料来支持我们。”

67年前夏坚白、王之卓院士投下的那
颗石子，如今仍在激起涟漪。师生三代的
故事，就像一个“圆”。

“能吃能睡能熬”

记者：您总说，“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
有祖国”，是什么让您生出了这样的感慨？

李德仁：主要是和我的成长经历有
关。我的老师王之卓、我的岳父朱裕璧都
是留学结束就回到了祖国；到了上世纪50
年代，钱学森冲破阻力一定要回国……科
技工作者是有为祖国作贡献的传统的。

也因为当时我们的经济科技发展跟西
方比有差距。在你意识到这个差距的时

候，你不回来努力工作，就会觉得对不起你
的祖国。

现在，自费出国的学生越来越多。一
个中国人，到美国去，到欧洲去，可以当个
好老师，也可以当个好教授，或者开公司、
去上班，但不大可能在科研上做出大成
果。我个人认为，你只有回到祖国做科研，
才有可能登上科研的“珠穆朗玛峰”。

记者：有人形容您是一位有着浪漫主
义色彩的诗人，无论是您早年提出的“3S
集成”，还是后来的“通导遥”一体，都和西
方的细分思维有巨大的差异，是一种形象
思维。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李德仁：这是测绘遥感学科发展的两
个趋势。一个趋势是测绘遥感要往深里
钻，另一个趋势是不同学科要交叉碰撞，来
把它做得更大更深。作为一名科学家，要
从社会的需要、科学进步的可能去思考这
些问题。

举个例子。非洲索马里有海盗，为了
保护中国船只安全航行，我们需要拍摄图
像。图像拍到以后，原来是要等遥感卫星
从非洲上空转到中国的上空以后，信息才
能传下来；传下来之后，再用计算机软件处
理；处理完了，再通过通信卫星传上去。一
系列操作下来，8 个小时过去了。现在我

们计划把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结
合在一起，再把处理这个数据的方法——
人工智能送到天上去，几分钟就可以将信
息送到用户手中，这是我从二零零几年开
始在世界上最早提出来的。

我们中国人不要由于过去落后，就习
惯性地看外国人做什么咱们就跟着做什
么。作为一名真正有志向的中国科学家，
我们可以进行创新引领，“从0到1”。

记者：有人说“东方慧眼”是中国版“星
链”计划，您怎么看？

李德仁：我们原来说，中国做 2G、3G
是跟着走的，到了 5G，中国是引领的。
马斯克的“星链”计划，其实就是用低轨
通信卫星来取代5G，计划发射4.2万颗通
信卫星。

但“东方慧眼”不只是通信卫星，它是
以智能遥感卫星为主，结合通信卫星和导
航卫星提供实时服务的大系统。通信只是
一个手段。比如你是一个农民，遥感卫星
可以把你那片田里庄稼的长势、施肥的情
况拍下来，用人工智能分析后，把分析数据
和结果通过通信卫星发到你的手机上。这
跟“星链”计划只做通信是两回事。但
2022年马斯克又提出来一个“星盾”计划，
和“东方慧眼”相像。

记者：您的这种前瞻性更多来源于直
觉，还是经验？

李德仁：你自己专心按规律研究，你
研究到那一步了，一定会发现新的问题和
新的办法。

记者：您对自己的定位，是做一名什么
样的科学家？

李德仁：我跟我的老师一样，想要成
为一名战略科学家，站在科学的高度用辩
证唯物主义、用哲学来指导科学研究。

记者：您跟夫人之间最吸引彼此的那
一点是什么？

李德仁：我们的性格比较互补，我的数
理化特别好，大脑思维好。她的小脑好，小
脑好就表现在有运动天赋，她大学时在校
羽毛球队，她还是学校 100 米短跑纪录的
保持者。

她做事非常认真、非常严格，精益求
精，所以后来我们就有分工了。我做的是
测绘遥感，她做的是近景摄影测量。她对
甘肃敦煌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龙
门石窟，北京故宫、香山，湖北武当山和香
港志莲净苑仿唐建筑等进行过数字化测
量，我都支持她。

记者：您把奖金中的500万元捐给“王
之卓创新人才奖学金”，300 万元捐给“朱
裕璧医学奖”。朱裕璧是您的岳父，很多人
觉得这太浪漫了，您夫人对此是什么反应？

李德仁：我跟夫人有一个原则，如果
我得了奖，这个奖是奖给我个人，那我就能
自己做主，把它捐出去。像湖北省科技突
出贡献奖，50万元奖金，我都捐出去了。

朱裕璧是我的岳父，1934年从德国回
来，是武汉大学医学院的创始人。2006年
是他去世20周年，我们夫妇就捐款成立了

“朱裕璧医学奖”。开始捐了20万元，后来
就一点一点地捐，前后捐了共110万元。

这很正常、很自然，我和夫人的心意是
相通的，都是觉得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有
激励机制，都没有把物质看得太重，而国家
对我们院士的待遇已经很好了。

记者：您现在一天的工作强度是怎
样的？

李德仁：如果工作需要我早上6点坐
飞机，我就早点起床。如果没有这样的要
求，我就7点半起床，8点吃完饭，在校园里
散步一个小时，每天走1万多步，9点开始
工作。

我总结自己，能吃能睡能熬，吃什么都
行，躺下来就睡，还能熬夜起得早。对环境
的适应力很好，到美国去开会，时差10个
小时，我没感觉；爬山没有高山反应，爬到
5000米都没事儿。（说这句话时，李德仁掏
出手机，给记者看他不久前去高原的照
片。照片里，他和朱宜萱穿着长长的藏袍，
戴着宽檐毡帽，仰望着蓝天白云——是妥
妥的情侣“旅拍”照。）

我现在一般是晚上 11 点多睡觉。以
前不是这样，以前干得很晚，现在让年轻人
挑大梁，不包办。不能像鲁迅写的小说那
样，九斤老太说儿子八斤孙六斤，一代不如
一代。不允许学生超越自己，是错误的，是
倚老卖老。要有胸怀，把前沿的、能创造价
值的研究交给年轻人，让年轻人一代一代
地健康成长。

环球人物

“玩”卫星的战略科学家李德仁

2008年7月，李德仁（左）考察四
川汶川地震灾区。

1998年12月，李德仁（右）为导师
王之卓组织90大寿学术活动。

2017年3月，李德仁（一排左五）主持
召开地球空间信息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年
度工作会议。图为全体参会人员合照。

1983年10月，李德仁（右）的博士生
导师阿克曼教授访问武汉测绘科技大学。

李德仁在武汉接受记者采访，旁边
是他的团队主持研制的珞珈一号01星模
型。

1985年2月，李德仁获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博士学位。

2024年6月24日，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李德仁与妻子朱宜萱合影。


